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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毛和其他一些宠物
狗、宠物猫一起，被关进笼
子里已经有半个多月了。

开始的时候， 宠物店
的老板， 还每天放它们出
去活动一下；可是这几天，
老板自己都不出门了，整
天躲在楼上喝闷酒。 从门
隙和窗子看出去， 昔日繁
华热闹的大街变得空空荡
荡，偶有行人走过，也都戴
了大口罩，低着头紧走。

看来人类世界真的是
摊上大事了！

每天的大部分时间，
金毛只能趴着或躺着睡
觉。 铁笼子又矮又小，个头
小的宠物还好一些， 像它
这样身材高大的， 站起来
连身子都转不过来， 只有
趴着或躺下才舒服一点。
宠物店的老板全然不管它
的痛苦， 每天除了给宠物
送一次吃喝， 就不再理它
们。

金毛真的是一天比一
天更加思念自己的主人
了。

半个多月前， 自己的
主人———一个漂亮美眉急
匆匆把它送到宠物店来寄
养，她蹲下身子，抚摸着它
的头，轻轻地对它说：宝贝
儿，对不起，人间出了重大
疫情。 市里组织医疗队驰
援武汉，我也报名了，马上
出发。 你老实在这里待着
等我哈，乖！

金毛预感到此次分别
不同寻常， 它用嘴咬住主
人的裤脚， 哼叫着不肯让
她走， 但是主人还是步履
匆忙地走了， 金毛看见她
的眼角划过一点泪光。

都这么多天了， 还不
见主人回来， 她不会出什
么事吧？ 金毛趴在那里，不
断回忆着它和主人在一起
的快乐时光， 想着家里那
个温暖的小窝， 还有小区
的后花园，绿草地，不觉已
是泪水涟涟。

这天夜里， 金毛正在
睡觉， 忽然被耳畔低低的
叫声惊醒了。睁眼一看，竟
是隔壁笼子的蝴蝶犬站在
地上。见它醒来，就用嘴从
外面拔掉了它笼子的插
销。

哦，你是怎么出来的？
金毛一边往外钻， 一边惊
讶地看它。 这只蝴蝶犬也
是自己那个小区的，它的主
人也是一名医生，是个高大
帅气的男人，这次好像也和
自己的主人一起去了那个
什么武汉了。 以前，它们经
常在后花园见面，在草地上
一起玩耍。 它们的主人呢，
就坐在椅子上说说笑笑，有
时还会拥抱接吻，似乎是在
谈情说爱吧。

金毛，快去把门弄开，
我够不到门闩。 我们一起
逃走吧。 蝴蝶犬迫不及待
地说。

金毛跳到地上， 接连
伸了几个懒腰， 然后走到
门边，把身子立了起来。 不
过它却没有去拔门闩，而
是啪的一下按下了电灯开
关，屋里立刻一片通亮。

大家都醒醒， 出来活
动一下———是蝴蝶犬兄弟
给大家带来福利了。 金毛
一边说， 一边过去挨个拔
掉了所有笼子的插销。 宠
物们立刻欢呼一片， 纷纷
跳出笼子， 在地上蹦跳撒

欢。 个个都在说，哎呀，真
是憋死人了。

哎呀金毛， 你快去拔
门闩呀！ 干脆我们大家一
起逃走好了。 蝴蝶犬这时
急得喊了起来。 它的这声
喊立即提醒了所有宠物，
大家也马上跟着喊起来：
对啊，我们赶快逃走吧。于
是纷纷跑到门前去等着，
眼睛都在看着金毛。

逃走？ 你们想逃到哪
里去？ 金毛反而蹲坐到地
上，目光炯炯地看着大家。

我们要回家！ 我们要
见主人！ 宠物们参差不齐
地说着。 蝴蝶犬更是激
动，它说：我要去武汉，我
要去找我的主人，我想他
……呜呜。 它说着竟然哭
了起来。 它的情绪立刻传
染了大家， 屋子里立刻哭
声一片，声浪越来越高。

你们统统给我闭嘴！
金毛忽然压低声音吼道，
并朝楼上摆了摆头。 大家
的声音立即戛然而止。

你们这些笨蛋， 也不
想想现在是什么时候！ 金
毛说， 我们的主人既然把
大家寄养到这里， 就说明
他们都不在家， 很多人都
去武汉了。你们逃，出门就
变成了流浪狗、流浪猫！现
在大街上连个人影都看不
到，不饿死你们才怪！还有
你，蝴蝶犬，你去武汉，你
想怎么去呢？ 武汉离这儿
多远你知道吗？ 就凭你那
四条小短腿， 跑死你都到
不了！

这……那怎么办？ 宠
物们一时没了主意。 蝴蝶
犬也蔫了。

怎么办？凉拌（办）！金
毛忽然觉得自己成了智慧
的化身，它继续侃侃而谈：
你们想啊， 人类都不敢动
了，我们还乱动什么！老实
在这里待着，忍着，等待主
人回来，这是最好的选择。
要说想主人，谁不想呢，我
比你们想得更厉害。 可是
我们要是逃了， 这个店主
肯定会给主人打电话，那
他们还能安心吗？ 那我们
不成了添乱嘛！

是啊，是哦！我们怎么
没想到呢。 宠物们似乎如
梦初醒。

正在这时， 门却突然
被啪啪地拍响了。 大家一
惊， 只有金毛镇定地走过
去，扒门缝往外看，却是一
只黑猫。金毛认识它，是它
们小区的一只野猫， 曾和
自己打过架的。

金毛，你在里面吗？我
路过这里，听见你说话了。

是的，我在里面。你有
什么事吗？

有啊。金毛你听我说，
这些天，人不敢出来，你们
也不在， 小区里的老鼠可
猖狂了。 不知道从哪里跑
来一只大耗子，好厉害，把
我都抓伤了。 金毛你能去
帮帮我们吗？

哦，有这样的事情？你
让我想一下。

一会儿， 野猫又听见
金毛在里面说话了：各位，
我决定了： 带几个精干的
弟兄去驰援小区， 不能让
老鼠乘机兴妖作怪。 其余
人不要动， 天亮之前我们
一定会回来的。

随即， 两扇门无声地
开了……

明天是大年三十了， 也是
她的预产期。 丈夫执行巡逻任
务未归，她有些紧张，毕竟第一
次生育，什么都不懂，脑中只有
从书本和影视剧中看到的痛苦
分娩的景象。 她翻开《备产日
记》，重温受孕以来记录下的点
点滴滴， 甜美的温馨感冲淡了
对生育的恐惧心理。

临睡前，她在《备产日记》
里写下“预产期前夜，宝妈好想
念执行任务的宝爸”，然后早早
上床入睡———明天要去部队医

院待产，迎接她的小宝宝降临。
半夜时分，睡得正香，突然

被咚咚的敲门声惊醒， 肚里的
孩子也受到惊吓， 重重蹬了一
脚，她一阵眩晕，胃水上涌。 这
是一个调皮捣蛋的家伙， 时不
时蹬腿踢人， 闹腾得她腰酸背
痛。但这种拳打脚踢，又让她体
会到了满满的幸福感。也许，在
军营里看战士们操枪弄炮多
了，孩子在学着样儿练武呢。

急促的敲门声让她一阵惊
慌， 她双手抱着肚子， 慢慢坐
起，轻轻移步窗前撩开窗帘，路
灯下一个高大的身躯站在自家
门口。

是丈夫回来了！
丈夫深夜归营，真是让人意

外啊。 她虽有满腹狐疑，但心中
忍不住一阵暗喜，上天竟如此眷
顾她，让丈夫赶在她预产期前夜
回来。 有丈夫在身旁，生育的时
候，她不会再害怕走进产房。

“媚儿，我回来了。 ”门外传
来丈夫浑厚的男声。

她赶紧打开门。“咋半夜三
更回来呢？”熟知丈夫的工作纪
律， 她对部队的军事行动通常
不过多打听， 但今天她好想知
道个中原因———幸福来得实在
太突然了。

“武汉出现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形势非常严峻，部队
首长看我在大学里学的是卫生
防疫专业， 临时派车把我接回
来的。我们医疗组两个小时后就
出发。 ”丈夫高中毕业后选择报
考军医大，既圆了从军梦，又满
足了治病救人的“华佗”梦。

幸福感顿时烟消云散，丈
夫的话如一盆冷水， 把她浇了
个透心凉。她心里一团乱麻，稍
后， 轻轻地说：“能不能晚两天
去呀？ ”

“疫情就是命令！作为一名
医生，在这个关键时刻，更应该
发扬救死扶伤的白求恩精神。”
丈夫说话一贯直截了当， 干净
利落。

《备产日记》静静地躺在枕
头旁边， 封面上的卡通娃娃笑
容天真。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丈夫扶
她起来，轻轻地抚摸她膨胀如鼓
的肚皮， 说：“我不能陪你生产
了，你要照顾好自己，天亮以后
就去医院住下。祝你和咱们的孩
子平安！ ”

她不敢多说话， 怕眼泪掉
下来。她牵着丈夫的手，一起走
出家属楼， 边走边提醒他：“一
定要注意休息， 太过劳累会降

低身体抵抗力。 保护好自己才
能更好地照顾病人。 ”丈夫默默
地听着，不时点点头，他的心思
早已飞到武汉疫区。

来到大巴车旁， 丈夫松开
手的时候，她声音变得哽咽了：
“病毒传染性强，千万小心别感
染上了。 ”

政委远远地看到了她，热
情地说：“谢谢你呀小媚， 身怀
六甲还能以国家大局为重，积
极支持丈夫奔赴抗病疫区，了
不起啊。 ”

她脸上一阵火烧。
丈夫扭转头， 阔步走向大

巴车。
他踏上车门的一瞬间，她

的眼泪刷地流了下来， 浓密的
树叶把路灯挡住了， 丈夫看不
到她脸上的泪水。

车子启动， 丈夫从车窗探
出头，喊道：“我们家姓战，孩子
的名字就叫战武汉吧。 ”她边擦
眼泪边“嗯嗯”点头，脑海里突
然响起一首歌，那句“长夜的那
串泪滴，我怎能留给你”让她心
潮翻涌。

回到房间， 她擦干脸上的
泪水，打开《备产日记》，认真地
写下：“战武汉，妈妈为你骄傲，
你是军人的后代。 ”

严寒刺骨，阴冷冻人。 大
军和他的四名队员已经连续
奋战半个月了。

新冠肺炎来势凶猛，严重
威胁着小城人的生命和健康。
为阻断疫情蔓延，大年三十当
天，交警大队在通往小城的高
速路口设置了检查卡点，启动
24 小时勤务模式。 大军和队
员们时刻坚守卡点， 对车辆、
人员进行登记和测体温，饿了
就啃点干面包，渴了就喝几口
冰冷的矿泉水，困了就轮流在
交警车上眯会儿。

暮色四合，华灯初上，路上
车辆稀少， 大军取出面包分发
给大家。连续啃了半月的面包，
他们已尝不出面包的味儿了。

“真想回家吃老妈做的饺
子啊，猪肉芹菜馅，那味道，鲜
美无比！ ”小华说着，不禁咽起
了口水。

“我最想吃媳妇做的红烧
肉 ，浓油重酱 ，咬一口，直冒
油，唇齿留香。 ”大明舔舔干枯
的嘴巴。

“我老爸做的酸菜鱼那才
叫好吃，又酸又辣，能让我胃口
大开，一口气吃上三大碗饭。 ”
回味美食，海洋两眼放光。

“我家的香酥鸡那是一
绝，细腻酥脆，祖传秘方，比馆
子里做的还好吃。 ”刚子口水
都快流出来了。

“瞧你们一个个，跟馋鬼
似的，真没出息，等疫情结束
了，我请你们吃大餐，你们想
吃什么随便点！ ”大军脸上挂着
笑，心里却湿漉漉的。 其实，他

也想家了，不仅想念家里可口的家常菜，还想
慈祥的老父母， 想温柔的妻子， 想调皮的孩
子，同在一城，他却有半个月没见他们了。

“队长，我们也就想想。 ”“古人画饼充
饥，望梅止渴，咱们也学学古人，用想象来
充饥。 ”“这又冷又饿的，咱们就用精神食粮
来补充能量。 ”队员们笑嘻嘻的，苦中作乐。

大军和队员啃着面包闲聊， 眼睛死死
紧盯着路口处。

这时， 一辆人力三轮车从旁边的村小
路缓慢驶来，进入大军们的视线。 人力三轮
车驶近他们，停下，一个戴口罩的老头从车
上跳下来， 累得气喘吁吁的， 上气不接下
气，额头上冒出几颗豆大的汗珠。

“大爷，疫情严重，您老人家别到处走动，
危险！ ”大军说着，掏出一张纸巾递给老头，

“大爷，瞧您这一头大汗，赶紧擦擦！ ”
老头擦了把汗，站了片刻，才平复了急

喘不停的气息。“我是来给你们送饭的。 ”
“给我们送饭？ ”大军一愣，“我们没订

过饭啊！ ”
“你们是没有订，我自己送来的，免费

的，不收钱！ 前几天我路过这，看见你们啃
冷面包，大冷的天，你们的爸妈，你们的家

人看到你们该多心疼啊，今天是元宵节，你
们还在这儿啃面包， 我一想心里就不是滋
味，我和老伴商量，决定给你们做顿热饭菜
送过来。 这些菜全是我们自家种的，没洒化
肥，猪肉、鸡肉也是我们自家养的，没喂饲
料，你们放心吃。 还有，你们千万别担心，做
饭前，我和老伴测量了体温，正常，我们还
洗了手，消了毒，所以，你们不用担心我们
做的饭有问题。 ”老头憨厚朴实地笑起来，
额上的皱纹像沟壑一样深。

老人走近三轮车车厢，里面盖着一床厚
厚的毛毯，揭开，是十个不锈钢的饭盒，老
头用手摸了摸，说：“我怕菜冷了，用毛毯捂
着，现在还是热乎的，你们赶紧趁热吃吧。 ”

老人把饭盒一个个揭开，“这几个菜是
我和老伴的拿手菜，她做了青椒烧肉、鸡肉
焖土豆和红烧鱼，我做了西红柿炒蛋和清炒
大白菜， 也不知你们爱不爱吃， 如果不好
吃，你们别嫌弃。 ”

老头的话让大军和队员们心中都涌动
着一股暖流，蔓延至他们身体的每个角落，
让他们感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

老头从车厢里取出一张薄膜，铺在路边
的空地上，把五盒菜、五盒饭摆上去，又摆
上五双一次性的筷子。 热气腾腾的饭菜冒
着缕缕热气，香味在他们四周飘荡。

“大爷，您太客气了，我们做的只是本职
工作，都是应该的。 ”大军说。

“大爷，谢谢您啊，辛苦您了！ ”队员们
纷纷说道。

老头不停摆手， 他们看到老头的手，心
里一酸。 老头的手枯瘦如树枝，布满老茧，
那是长期劳作的一双手。

“说啥感谢啊，你们吃完，饭盒给我好好留
着，这是我儿子用过的，等他回来还要用呢！ ”

“您儿子去哪儿了？ ”大家异口同声问道。
“我儿子在部队当兵，刚刚被抽调到武

汉支援抗疫一线了，儿子打电话跟我们说，
在武汉，也有很多老百姓给他们送热饭热菜
呢！ ”说着，老头眼睛红了，急忙话锋一转，
“不说了，不打扰你们吃饭了，我得回去了，
老伴还等着我吃饭呢！ ”老头蹬上三轮车，
慢慢骑走了。

“哎，大爷，我们还不知道您叫什么名
字！ ”“大爷，您住哪儿啊？ ”大军他们在老头
身后高喊。

“名字不重要，住哪儿也不重要，饭盒最
重要，你们给我好好保管，疫情结束，我再
找你们取。 ”老头吃力地踩着人力三轮车，
向一旁的村小路驰去。

目送着老头离去的背影，大军举起手，敬
起了军礼，队员们与大军并肩而立，也行起了
军礼。 他们高举的右手，久久不愿放下。

老头消失在视线里，大军和队员们蹲在
地上，以大地为饭桌，吃起晚饭来。 这是他
们半月来第一次吃上像样的饭菜，他们大口
吃着，想起了老头的话，想起了在家等候他
们的亲人，浑身充满了力量和斗志。

仰望着城中的高楼大厦， 万家灯火，他
们心中埋下同一个愿望，那就是继续坚守岗
位，等疫情结束，他们就回去和家人补吃一
顿团圆饭。

他们坚信，这一天很快会到来。

前两天吃饭时，母亲打来电
话说奶奶摔了一跤，在家躺了好
几天，整天念叨他呢。陈三思刚要
说话， 就听到电话那头父亲一声
吼：“都啥时候了还打电话叫他回
来。 ”接着就是一阵忙音，陈三思
赶紧拨回去，却再也接不通了。

奶奶最疼三思，三思也想回
去看看奶奶。可是，入冬后，城里
突发病毒性肺炎传染病，疫情日
益严重， 各村镇接到通知后，都
在实施防护措施，连续上了一周
夜班的三思决定下班后回村看
看。

陈三思在空地上停好车，换
上防护服， 戴上口罩和护目镜，
提着一袋子消毒液和医用口罩
快步往村里走去。

远远望到有的村民家里已
贴上了鲜红的春联，那些红色的
春联像一盏明灯，指引着自己归
乡的脚步，也勾出了自己藏在心
底的缕缕乡情。

走到村口，他看到路中央摆
了一张桌子，上面放有消毒水和
登记本， 桌子左侧竖着指示牌，
上面写着“非本村居民，不得入
内”。 右侧站着一位同样穿着防
护服的人，头戴护目镜，耳挂口
罩，手握一把丈八长矛，那架势，
真像个门神。

陈三思看不出对方的年龄，
只好问道：“老哥，我跟你一样穿
着防护服呢， 全身都消过毒了，
我进村送点东西，行不？ ”

那人用长矛拦着他，然后指
着指示牌，摇了摇头。

“有急事， 我回家看一眼就
走，求你了。 ”

那人仍然摇头。
三思只好给父亲打电话。 真

巧， 那人兜里的电话铃也响了，
他拿出手机看了看，就挂了。 陈
三思的电话这时也断了， 再打，
电话再挂。

陈三思收起电话，仔细看了
看对面的人。 尽管这人的腰有些
弯，身材不如父亲高大，可三思
还是有些怀疑。

“陈正福。 ”三思突然喊了一
句。

“嗯！ ”那人条件反射地应了
一声。

“爸，我是三思。 ”
陈正福说：“我知道是你，但

你不能进村。 ”
陈正福向来脾气犟，他说的

话无人能改变。 当年，三思一直
想报考音乐学院， 可父亲不同
意，老师为此还专门跑去家里做
工作。 陈正福不听，胳膊肘子一

甩，吼道：“考啥音乐学院？ 唱啥
歌？ 那歌一唱，地里的庄稼就不
长草了？ 那圈里的猪羊就吃饱
了？ 人们头疼脑热的病就全好
了？哼，唱多少歌也不抵医生手里
一把手术刀！ 咱们村现在不需要
大歌星，就缺医生。 ”最后，陈三思
硬是被父亲逼着弃歌从医了。

在医学院的几年，陈三思从
不主动给父亲打电话， 在他心
里， 爹就是扑灭他梦想的黑魔
怪，他心里一直记恨着。 直到有
一次，三思在出差途中，遇到一
位幼童因痰堵塞气道出现窒息，
他当即用嘴将痰吸出救了幼童，
父亲知道后， 亲自敬了他三杯
酒。 三思回敬父亲时说：“爸，谢
谢您， 如果当年我学了音乐，那
个孩子就没这么幸运了。 ”至此，
父子俩的隔阂才慢慢消融了。

“爸，我妈打电话说奶奶病
了。 ”

“那你也不能进村。 ”
“我知道现在疫情严重，可我

是医生。 ”
“在医院里你是医生，在这

里你就是外来人员。 ”
“在病人面前我是医生，可在

这里，我是您儿子。 ”
“你是我儿子，可我是村支

书，我得对这几百号村民的生命
负责！ ”

听了父亲的话，三思的眼睛
湿润了。“爸，您做得对。 我刚才
是考验您的。 有您在这里守着我
更放心。 我马上要回医院了，让
大家一定要重视这次疫情，保护
好自己就是保护亲人。 ”

“放心吧，我一定会守好这
村门的。 ”

这时，村里又跑来两个穿防
护服的人。“陈支书，我们已经到
村里宣传了这次疫情的情况了，
一次性口罩都已发放到各家各
户，大家都在按要求做好防护工
作，只是这口罩有点不太够。 ”

“我就是来给你们送口罩
的。 ”陈三思把手里的袋子往桌
上一放，说，“我担心村里这些东
西紧缺，特意回来送一些，我就
不回去看奶奶了， 等疫情过了，
我再回来陪她。 ”

“放心，家里有我和你妈呢！
医院里病患多， 你是主任医师，
快去吧。 ”

陈三思鼻子一酸，眼泪差点
掉下来。

看着儿子离去，陈正福把场
地消了毒，重新守在村口。

隔着玻璃窗，三思看到父亲威
严的模样，像极了春联上的门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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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对面，是一排早餐店，
做得最好的是良记。

我和同事们都选择良记 ，
喜欢去厨房里捞骨头。 熬了好
几个钟的骨头，上面的肉，瘦的
不紧，肥的不腻，就连筒骨里的
脊髓，都煮成了酥软的粉条，一
吸就溜进嘴里。

店里的生意好， 厨房备了
两个一米多高的汤锅， 所有汤
水当天卖完，骨头每日一换。 我
们是熟客，捞骨头不用钱。 三五
个人，叫上一份炒米粉，一份蒸
肠粉，再捞三碗大骨头，一个个
吃得贼饱。 突然有一天，一位同
事告诉我， 煲汤的骨头可能是
冰冻的，不新鲜。 我顿时失去了
啃骨头的欲望，转为吃青菜，叫
一份汤面，再要一碗生菜。 做汤
面的是一位肩膀很宽的男子，
我们叫他阿宽。

良记早餐店的老板姓梁 ，
个高， 偏瘦， 一天到晚都是乐
呵呵的。 不熟悉的进门叫他老
板，熟悉的叫他梁子。 店里时
不时摆着黄皮 、龙眼、草莓之
类的时令水果，还有带泥的花
生。 我们也毫不客气，见到就
吃。 梁子总是乐呵呵地说，自
家地里的，随便吃。 喜欢的话，
都带走。

店里的伙计有七八个之
多，门前掌勺的就有四个，一个
煮，一个蒸，一个汤，一个炒，对
应四个灶台，四个师傅，两男两
女，那热火朝天的架势，似乎每
天都在厨艺大比拼。 良记有两
间门面， 店内有二十多张条形
长桌， 路边还摆了十来个小方
桌，上班高峰期，客人爆满，后
来的都要等位置。 这一排早餐
店，少说也有五六家，有蒸包子
的，卖粉面的，煮粥的，还有做
快餐的。 说也奇怪，其他店都冷
冷清清， 好几家熬不过半年就
换了老板，改了招牌。

良记早餐店只做半天的生
意，却经营了三代。 听梁子说，
这店是在他爷爷手上开的，他
父亲把店交给他， 就回乡下种
菜了。 良记除了做店里的生意，
还送早餐上门。 街道一些上了
年纪的顾客， 在良记吃了一辈
子的早餐。 有的人不方便出门，
叫梁子送。 还有一些不想出门
的宅男宅女，也叫梁子送。 梁子
接手良记早餐店， 前后涨了三
次价，每次涨一块钱，从六块钱

一碗的汤面涨到九块， 三次都
跟猪肉涨价有关。

我笑梁子，一次涨一块，还
不如一步到位，直接涨到十块，
省得下次再涨， 也省得再找一
块钱，麻烦。 梁子憨憨地解释，
我不想涨价， 可是猪肉涨得厉
害，能换回一点本钱就够了。 我
经常问梁子，一个月挣多少。 他
总是避重就轻，没多少，刚好够
开工资和养家糊口。 直到有一
天刮风下雨， 外面没法摆放方
桌， 客人少了不少。 梁子拉着
脸，我笑他老天下雨你也愁。 他
苦笑着说，这一下雨，就少了一
千的收入。 我以此推算他一个
月的收入，真的多得惊人。

武汉疫情发生后， 各个街
道陆续加强防控， 很多餐馆和
饭店都关门了。 刚好又是春节，
单位还没复工，我收到通知，需
要去单位。 24 小时值班，我有
些担心吃的问题。 去之前，前面
值班的同事告诉我， 就良记没
关门，大年三十都在营业，不光
做早餐，还有中餐和晚餐。 不过
不能在店里吃，得打包带走。

我在心里想， 梁老板也太
拼了，为了赚钱，年都不过了。
这个非常时期， 竟然还开门营
业，简直是要钱不要命。 我去到
店里， 一定得好好劝说劝说梁
子，提醒他加强防护，戴口罩，
少出门，千万别染上病毒。

我去到良记，梁子没在。 阿
宽说梁老板送早餐去了。

我跟阿宽说， 这个时候还
送外卖，不要命了。

阿宽说，没办法。 往年都是
年二十六关门， 过了初八才开
门。 今年新冠肺炎，全国受难，
前面有三个岔路口， 还有一个
高速口， 每个路口都有十多个
志愿者守着。 好几十号人，都要
吃啊。

梁子真够狠的， 掉进钱窟
窿了，志愿者的钱也赚。 我这才
想起，从高速路口下来，几个红
马甲都夸赞良记的早餐好吃。

你想错了，给志愿者送饭，
都是免费的。 梁老板一天亏好
几千。

这着实让我吃惊不小。
这时，梁子已经回来，一脸

乐呵呵的。 他身上披着一件红
马甲。

我望了望头上的招牌 ，突
然明白了良记的经营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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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疫 当
前，全民抗击，
羊城晚报 《惠
州文脉》 与惠
州市小小说作
家共同行动。

针 对 疫
情，“西湖”副
刊发起“当疫
情 发 生 …… ”
征文， 应征作
品不断飞来 。
这些作品 ，热
情讴歌抗疫英
雄， 直面书写
社会人生 ，正
能量满满 ，精
气神十足。 今
天推出第一期
《抗疫小小说
专刊》，选发部
分优秀作品 ，
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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